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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明
白
何
以
年
齡
會
是
個
人
的
秘
密
，

又
何
以
年
齡
可
以
作
為
攻
擊
女
性
，
甚
至

成
為
奚
落
女
性
的
武
器
？
又
為
何
部
分
人

覺
得
年
齡
被
公
開
是
受
辱
？
何
以
女
性
對

此
特
別
敏
感
，
對
男
性
則
沒
有
此
殺
傷

力
？
每
個
人
每
天
都
擁
有
廿
四
小
時
、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
既
然
上
天
那
麼
公
平
，
我
們
也

不
是
偷
偷
地
活
㠥
，
年
齡
理
應
沒
有
秘
密
可
言

了
。有

些
傳
媒
的
標
題
標
榜
某
人
的
年
歲
作
為
諷

刺
當
事
人
；
我
認
識
幾
個
年
紀
不
輕
的
女
性
，

總
愛
取
笑
較
她
們
年
長
的
朋
友
或
同
事
，
行
徑

的
幼
稚
與
年
齡
並
不
相
配
；
老
人
家
喜
歡
告
訴

人
家
自
己
有
多
老
了
，
就
是
愛
聽
一
句
﹁
樣
貌

較
歲
數
年
輕
！
﹂

我
曾
在
法
庭
聽
到
以
下
的
對
話
：
﹁
×
小

姐
，
妳
今
年
是
否
三
十
五
歲
？
﹂﹁
不
，
是
三
十

四
歲
零
十
一
個
月
！
﹂
令
法
官
也
忍
俊
不
禁
！

我
家
附
近
有
一
位
以
拾
紙
皮
維
生
的
女
人
，

工
作
勤
奮
，
一
頭
半
白
，
腰
彎
得
臉
部
幾
乎
貼

到
肚
皮
，
一
身
總
是
黑
髒
的
，
不
知
歲
數
，
看

來
總
有
七
、
八
十
歲
了
。
某
日
我
想
給
她
一
些

紙
箱
，
禮
貌
地
打
個
招
呼
，
叫
了
一
聲
﹁
嬸

嬸
﹂，
誰
知
未
開
腔
，
她
即
時
抬
頭
望
㠥
我
杏
眼
圓
睜
，
這

是
多
年
來
我
首
次
看
見
她
的
臉
，
高
聲
道
：
﹁
妳
要
小
心

說
話
，
我
雲
英
未
嫁
的
！
﹂
我
頓
時
嚇
得
不
知
所
措
，
連

忙
賠
不
是
，
她
氣
得
連
紙
箱
也
不
要
。
她
生
氣
是
我
說
錯

了
輩
分
、
她
的
婚
姻
狀
況
？
還
是
怒
我
高
估
了
她
的
歲

數
？
我
即
時
明
白
到
﹁
阿
姐
﹂
為
何
是
長
青
的
代
號
，
可

能
﹁
阿
妹
﹂
更
易
令
人
接
受
！

自
己
的
年
齡
為
何
會
是
自
己
的
死
穴
，
三
十
歲
要
怕
，

八
十
歲
還
怕
，
終
身
跟
隨
啊
！
想
來
更
可
怕
。
輩
分
是
尊

重
，
年
齡
也
代
表
㠥
智
慧
的
增
長
，
樣
貌
年
年
像
十
八
歲

聽
來
固
然
吸
引
，
但
智
慧
也
讓
人
一
直
停
留
在
十
多
歲
才

可
怕
。
真
希
望
這
觀
念
只
屬
於
這
個
年
代
的
，
隨
㠥
社
會

進
步
，
人
類
進
化
，
大
家
會
擺
脫
年
齡
是
秘
密
的
枷
鎖
！

百
家
廊

陶
　
然

年齡何以是秘密？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盛
傳
香
港
一
位
白
手
興
家
的
名
人
決
定
在

百
年
歸
老
辭
世
之
後
，
將
全
副
身
家
捐
作
慈

善
用
途
，
此
君
的
支
持
者
、
擁
護
者
少
不
免

歌
功
頌
德
，
稱
譽
這
位
富
豪
品
格
高
尚
。
名

人
屬
國
際
知
名
的
級
數
，
本
地
土
生
土
長
，

﹁
粉
絲
﹂
甚
多
，
初
出
道
時
觀
眾
稱
之
為
﹁
仔
﹂，

現
在
人
人
敬
稱
為
﹁
哥
﹂。
不
知
阿
哥
這
個
決
定
，

是
他
本
人
主
動
告
知
傳
媒
，
還
是
只
在
好
朋
友
之

間
流
傳
。

這
位
阿
哥
級
影
帝
將
到
登
陸
之
齡
，
膝
下
猶

虛
，
那
是
兩
夫
妻
早
年
的
抉
擇
，
看
來
如
無
意

外
，
阿
哥
不
會
有
直
系
後
人
。
﹁
身
家
﹂
不
傳
給

旁
支
親
屬
，
當
然
只
能
拿
出
來
做
善
事
。
中
國
人

忌
諱
將
﹁
身
後
事
﹂
講
得
太
詳
細
，
不
過
，
既
然

阿
哥
的
身
家
最
終
要
成
為
﹁
公
共
資
產
﹂，
我
們
旁

觀
者
也
可
以
大
發
謬
論
、
指
指
點
點
，
作
為
茶
餘

飯
後
助
談
之
資
。

潘
某
人
見
得
世
面
少
，
粗
略
估
計
，
阿
哥
的
全

副
身
家
，
當
屬
億
元
級
的
富
豪
。
假
如
只
得
幾
千

萬
，
還
不
甚
值
得
太
過
大
張
旗
鼓
的
去
說
過
身
後

如
何
如
何
。
為
了
方
便
粗
略
計
算
︵
即
廣
府
話
所

謂
的
﹁
計
阿
婆
數
﹂︶，
姑
且
當
阿
哥
身
家
有
兩
億

港
元
，
如
果
說
得
太
少
，
請
各
界
賢
達
包
涵
，
本

人
並
無
不
敬
之
意
，
只
是
識
得
有
錢
人
太
少
。
阿

哥
有
妻
無
兒
女
，
身
家
都
打
算
不
要
了
。
但
是
以

他
的
年
齡
和
健
康
狀
況
，
應
該
還
可
以
享
福
好
一
段
日
子
。

若
壽
至
八
十
，
這
副
身
家
固
然
可
以
繼
續
累
積
，
但
是
會
遲

了
二
十
年
才
可
以
讓
世
人
受
惠
。

於
是
發
一
奇
想
，
阿
哥
是
否
可
以
先
捐
一
半
身
家
出
來
做

善
事
？
如
果
兩
億
捐
一
億
，
留
一
億
給
兩
口
子
養
老
，
按
現

在
的
物
價
，
應
該
很
寬
裕
。
到
了
阿
哥
阿
嫂
都
百
年
之
後
，

再
捐
餘
款
。
這
樣
是
否
可
行
？
假
設
今
天
便
拿
一
億
元
出
來

成
立
基
金
，
即
使
放
在
銀
行
收
利
息
，
每
年
總
可
得
幾
百

萬
。
這
幾
百
萬
元
的
利
息
，
每
花
一
百
萬
元
，
視
乎
用
在
甚

麼
地
方
，
總
可
以
救
得
幾
條
人
命
。
那
麼
一
年
救
十
條
人

命
，
是
最
保
守
的
估
計
。
如
果
阿
哥
十
年
後
才
捐
身
家
，
就

救
少
了
幾
十
人
。
如
果
阿
哥
身
家
不
只
此
數
，
又
或
者
二
十

年
後
才
捐
身
家
，
就
救
少
了
數
以
百
計
的
人
。

以
上
都
是
用
最
保
守
的
﹁
阿
婆
數
﹂
來
計
算
。
早
捐
和
遲

捐
的
差
異
，
可
以
大
得
驚
人
。
假
如
現
在
就
先
捐
幾
億
，
阿

哥
阿
嫂
仍
然
健
康
，
可
以
親
自
監
督
善
款
的
用
途
，
指
引
善

款
用
在
阿
哥
阿
嫂
最
希
望
能
夠
幫
助
的
人
群
，
豈
不
是
更
有

效
、
更
實
惠
？

當
然
，
潘
某
人
對
社
會
上
流
傳
的
這
個
說
法
並
無
第
一
手

資
料
，
不
知
道
阿
哥
的
意
願
其
實
是
怎
麼
樣
。
只
不
過
旁
人

說
得
興
高
采
烈
而
資
料
不
全
，
這
樣
未
必
可
以
提
升
阿
哥
的

名
譽
地
位
，
當
然
他
本
人
亦
不
需
要
甚
麼
﹁
沽
名
釣
譽
﹂。
吹

捧
不
得
其
法
，
反
而
為
名
人
招
惹
麻
煩
，
不
是
愛
護
﹁
偶
像
﹂

之
道
。

還
是
實
話
實
說
、
實
事
實
幹
為
宜
。

遇
上
有
朋
友
反
覆
歌
頌
這
則
還
未
發
生
實
現
的
好
人
好

事
，
潘
某
人
最
是
忍
不
住
問
：
﹁
為
甚
麼
要
過
身
後
才
捐
？

先
捐
一
半
不
成
嗎
？
﹂
我
這
一
生
人
容
易
開
罪
人
，
實
是
宿

命
！

據說死後捐身家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
朱
鎔
基
講
話
實
錄
︾
英
文
版
日
前
在

紐
約
首
發
。
美
國
前
國
務
卿
基
辛
格
出
席

發
言
，
基
辛
格
和
德
國
前
總
理
施
密
特
為

該
書
英
文
版
作
序
。
朱
鎔
基
本
人
也
已
錄

製
了
英
文
講
話
短
片
在
儀
式
上
播
放
。
顯

示
美
國
人
相
當
重
視
朱
鎔
基
在
擔
任
國
家
領
導
人

時
的
言
論
。

翻
開
該
書
中
文
版
的
五
十
三
頁
，
有
一
篇
講

話
：
︽﹁
正
點
﹂
是
民
航
服
務
質
量
的
中
心
︾。
講

及
中
國
民
航
經
常
起
飛
延
誤
的
問
題
，
頗
為
深
得

我
心
。
這
篇
講
話
是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月
七
日
，
在

全
國
民
航
服
務
工
作
會
議
上
講
的
。
時
間
過
去
了

二
十
二
年
，
中
國
民
航
的
非
正
常
誤
點
改
善
了

嗎
？
經
常
乘
搭
中
國
民
航
的
乘
客
們
應
該
得
出
相

同
的
﹁
不
滿
﹂
的
答
案
。

除
了
天
氣
或
某
些
特
殊
的
情
況
，
民
航
飛
機
的

正
點
率
應
該
是
大
大
超
過
誤
點
率
的
。
但
就
我
個

人
的
經
驗
，
乘
搭
中
國
民
航
，
是
正
點
率
遠
遠
小

於
誤
點
率
。

我
的
乘
搭
中
國
民
航
的
經
歷
，
最
高
的
誤
點
率
是
三
天
。

那
一
次
，
由
廣
州
飛
海
口
，
第
一
天
飛
不
成
，
民
航
不
解
決

乘
客
的
食
宿
，
要
乘
客
們
﹁
明
天
請
早
﹂，
翌
晨
再
來
等

候
。
第
二
天
，
同
樣
飛
不
成
，
又
請
第
三
天
再
去
。
終
於
第

三
天
才
能
乘
上
只
飛
一
小
時
的
航
程
。

也
許
那
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
改
革
開
放
﹂
仍
未
開

始
，
一
切
都
未
上
軌
道
。
但
最
新
的
一
次
，
是
今
年
三
月

底
，
因
急
事
由
福
建
泉
州
飛
回
香
港
，
原
定
上
午
十
時
起

飛
，
卻
延
至
下
午
四
時
。
當
日
天
氣
晴
朗
，
泉
州
機
場
絕
不

繁
忙
。
甚
至
香
港
來
的
班
機
早
已
到
㝸
，
但
就
是
不
宣
布
任

何
理
由
，
延
誤
了
六
個
小
時
。

朱
鎔
基
的
講
話
說
：
﹁
如
果
不
正
點
，
在
機
場
耗
一
天
，

飯
也
吃
不
上
，
乘
客
還
能
受
得
了
嗎
？
﹂﹁
現
在
的
社
會
是

信
息
社
會
，
節
奏
都
很
快
，
人
家
不
能
老
跟
你
泡
㠥
﹂。

朱
鎔
基
還
說
：
﹁
大
家
普
遍
認
為
飛
機
應
該
是
最
正
點
、

最
容
易
正
點
的
，
但
是
現
在
大
家
都
說
最
保
險
的
還
是
坐
火

車
﹂。
是
的
，
有
了
高
鐵
，
香
港
有
不
少
人
會
改
坐
高
鐵
去

北
京
。

民
航
當
局
，
是
不
是
要
多
溫
習
朱
鎔
基
的
講
話
？

朱總評民航誤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兩
岸
實
施
小
三
通
之
前
，
曾
經
在
廈
門
乘

輪
船
出
海
遠
眺
金
門
島
。
當
日
風
高
浪
急
霧

濃
，
船
行
約
半
小
時
後
，
擴
音
器
傳
出
一
把

女
尖
聲
，
﹁
請
注
意
，
金
門
島
就
在
你
的
左

上
方
。
﹂
群
情
開
始
激
動
，
爭
先
恐
後
地
湧

向
左
船
邊
，
船
身
傾
斜
。
金
門
島
看
不
到
，
驚
險

過
程
至
今
猶
有
餘
悸
。

移
居
倫
敦
後
，
離
開
金
門
島
更
遠
了
。
日
前
經

過
一
旅
行
社
，
赫
然
見
到
櫥
窗
貼
上
一
旅
遊
廣

告
，
二
千
八
百
英
鎊
︵
約
三
萬
港
元
︶
遊
台
灣
十

二
晚
，
主
攻
金
門
島
。
旅
遊
廣
告
標
榜
金
門
的
湖

光
山
色
，
純
樸
民
風
；
島
上
聚
居
了
逾
三
百
種
珍

貴
鳥
類
，
是
賞
鳥
勝
地
。

外
國
人
遊
金
門
，
景
點
取
捨
當
然
與
我
們
不

同
。
剛
巧
︽
金
融
時
報
︾
日
前
有
一
篇
文
章
介
紹

金
門
，
極
之
有
趣
。
記
者
遊
覽
古
樸
小
鎮
內
的
模

範
街
，
被
那
些
建
於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日
治
時

期
的
拱
門
紅
磚
屋
深
深
吸
引
。
他
喝
島
上
著
名
的

﹁
一
條
根
﹂
苦
澀
草
藥
茶
，
還
有
辛
辣
的
牛
肉
麵
。

他
欣
賞
黃
昏
時
的
小
村
莊
，
男
的
忙
於
從
井
底
打
水
，
女
的

點
起
油
燈
忙
於
剝
蠔
。
最
有
趣
的
，
是
記
者
認
為
金
門
充
滿

戰
地
風
情
。

他
介
紹
氣
勢
磅
礡
的
翟
山
坑
道
，
長
約
三
百
七
十
五
米
，

當
年
因
兩
岸
軍
事
緊
張
，
開
挖
此
道
供
兩
棲
部
隊
的
登
陸
小

艇
搶
灘
運
補
給
。
坑
道
外
海
浪
澎
湃
，
潮
聲
勢
壯
。
記
者

說
，
﹁
如
果
布
魯
弗
來
到
此
坑
道
，
必
定
賓
至
如
歸
。
﹂

布
魯
弗
︵E

rnst
Stavro

B
lofeld

︶
是
電
影
占
士
邦
間
諜
網

裡
最
著
名
的
奸
角
，
狡
猾
勇
悍
，
手
抱
白
色
波
斯
貓
，
善
於

易
容
。
倘
若
布
魯
弗
登
陸
翟
山
坑
道
，
自
會
策
動
陰
謀
偷
取

蘇
俄
機
密
。

英
國
人
寫
文
章
介
紹
金
門
，
忘
不
了
做
間
諜
，
死
性
不

改
。記

者
又
報
道
，
大
陸
商
人
投
資
金
門
，
興
建
一
座
五
星
級

酒
店
和
購
物
商
場
，
本
年
底
開
幕
；
金
門
的
古
樸
風
味
，
將

會
面
目
全
非
。
他
呼
籲
英
國
遊
客
，
遊
金
門
，
宜
趁
早
。
這

一
點
，
他
說
得
還
有
道
理
。
　

遊金門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春
華
秋
實
，
秋
天
該
是
收

割
的
季
節
。
此
時
正
是
深

秋
，
耳
邊
響
起
譚
校
長
的
名

曲
︽
愛
在
深
秋
︾。
年
過
半

百
的
譚
校
長
，
行
運
行
到
腳

趾
尾
，
歌
迷
不
離
不
棄
，
又
有
噱

頭
，
近
年
夥
拍
李
克
勤
。
久
不
久

在
紅
館
辦
﹁
左
麟
右
李
﹂
演
唱

會
，
場
場
爆
滿
，
盤
滿
砵
滿
，
大

有
斬
獲
。
常
言
道
，
娛
樂
圈
有
點

邪
門
，
運
程
其
實
很
重
要
。
當
紅

的
娛
樂
圈
人
努
力
勤
奮
固
然
是
成

功
關
鍵
之
一
，
然
而
，
若
沒
有
觀

眾
緣
、
無
運
到
時
，
就
算
勤
力
如

新
界
隻
牛
咁
都
無
用
囉
。
各
行
各

業
都
一
樣
。

當
然
，
若
不
勤
奮
在
事
業
上
打

拚
的
話
，
老
在
等
運
到
，
怨
天
怨

地
的
話
，
也
是
不
行
的
。
有
些
剛

離
學
校
走
進
社
會
的
青
年
朋
友
，
馬
上
又
要

求
上
車
置
業
。
找
工
作
又
要
挑
三
挑
四
，
左

嫌
右
嫌
。
就
算
找
到
工
作
，
做
了
不
久
又
蟬

過
別
枝
，
跳
來
跳
去
，
結
果
一
事
無
成
。
怨

氣
衝
天
，
甚
至
怨
社
會
不
公
、
罵
政
府
不

義
。
時
下
流
行
走
上
街
頭
所
謂
﹁
表
心
聲
﹂。

不
過
，
也
確
有
沉
默
的
青
年
，
默
默
工
作
，

邊
打
拚
邊
充
實
自
己
，
久
經
鍛
煉
，
沉
㠥
應

戰
，
為
的
就
是
一
個
時
機
，
﹁
等
運
到
﹂。
試

問
世
上
真
的
有
此
夢
想
成
真
的
神
話
嗎
？

香
港
無
㡊
電
視
周
六
晚
一
個
節
目
，
成
功

捧
紅
了
多
名
藝
員
。
最
令
青
年
朋
友
熱
捧
的

鄭
俊
弘
，
試
問
未
紅
時
，
又
有
誰
能
說
得
出

他
的
名
字
呢
？
其
實
他
在T

V
B

當
藝
員
日
子

也
不
少
的
了
。
不
紅
當
黑
的
日
子
那
種
滋
味

誰
也
難
受
的
。
可
他
就
能
﹁
忍
﹂，
對
自
己
有

信
心
，
在
等
候
時
機
到
來
。
果
然
，
一
炮
而

紅
的
鄭
俊
弘
，
時
來
運
到
，
行
運
之
人
，
變

得
俊
朗
有
型
了
。
觀
眾
緣
來
、
走
紅
運
來
擋

也
擋
不
住
。T

V
B

捧
人
有
方
不
在
話
下
，
在

收
視
率
高
的
電
視
台
只
要
有
機
會
頻
出
鏡
，

不
紅
才
怪
哩
。
關
鍵
是
一
定
要
不
斷
充
實
自

己
，
珍
惜
機
遇
。
歌
仔
都
有
得
唱
啦—

︽
愛
拚
才
會
贏
︾。
奉
勸
年
輕
朋
友
不
要
夢
想

天
賜
橫
財
，
無
端
端
會
發
達
會
成
名
。
任
何

成
功
背
後
一
定
有
因
果
。

無等運到
思　旋

思旋
天地

很
長
時
間
以
來
，
馬
雲
都
是
小
狸
認
為
中
國
互
聯
網

界
最
聰
明
的
人
之
一
，
當
然
，
這
個
評
價
領
域
不
包
括

他
的
個
人
生
活—

—

事
實
上
，
所
有
人
的
私
生
活
都
與

別
人
無
關
，
小
狸
無
權
也
不
想
在
這
一
塊
給
出
甚
麼
評

論
。
這
話
有
點
扯
遠
了
，
只
是
說
業
界
，
阿
里
的
成
功

歸
根
結
底
得
益
於
馬
雲
的
眼
光
，
在
別
人
都
忙
㠥
﹁
做
生
意
﹂

的
時
候
，
他
的
﹁
做
平
台
﹂
理
念
讓
淘
寶
一
舉
變
成
了
一
個

傳
奇
，
並
且
在
電
商
界
一
家
獨
大
壟
斷
到
今
天
。
然
而
，
馬

老
大
最
近
的
大
動
作
讓
小
狸
有
些
擔
心
，
實
在
看
不
清
這
到

底
是
又
一
場
漂
亮
仗
還
是
聰
明
人
最
終
出
了
個
昏
招
？

馬
老
大
的
大
動
作
就
是
挑
戰
另
一
個
馬
老
大—

—

馬
化
騰

的
微
信
。
微
信
是
個
甚
麼
信
，
應
該
已
經
不
用
做
任
何
介

紹
，
至
於
微
信
有
多
牛
，
哎
您
看
小
狸
文
章
的
時
候
就
不
要

刷
朋
友
圈
了
好
不
好
？
就
是
這
麼
一
個
幾
乎
要
把
中
國
電
信

移
動
聯
通
集
體
搞
垮
的
微
信
，
如
今
又
有
人
來
踢
館
了
，
踢

館
者
，
馬
雲
的
﹁
來
往
﹂。

可
能
您
已
經
注
意
到
小
狸
剛
才
用
了
個
﹁
又
﹂，
因
為
在

﹁
來
往
﹂
踢
館
之
前
，
已
經
有
中
國
電
信
聯
手
網
易
推
出
了
意

在
叫
板
微
信
的
﹁
易
信
﹂。
在
易
信
中
，
中
國
電
信
憑
藉
其
獨

一
無
二
的
優
勢
，
推
出
王
牌
功
能
：
免
費
發
短
信
及
免
費
打
長
途
。
但
即

便
是
這
樣
，
易
信
目
前
的
狀
況
依
然
淒
慘
：
試
用
下
載
者
不
少
，
但
大
多

試
試
就
卸
了
。
一
扭
頭
還
是
扎
回
微
信
，
強
迫
症
般
不
停
消
滅﹁
小
紅
點
﹂

⋯
⋯

中
國
電
信
再
一
次
﹁
大
窩
脖
兒
﹂
的
原
因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難
想
：
雖
然

有
獨
家
功
能
可
以
免
費
打
電
話
發
短
信
，
但
即
時
訊
息
和
即
時
語
音
在
微

信
上
也
早
已
實
現
，
只
是
前
者
可
以
走
﹁
官
方
渠
道
﹂，
可
以
將
訊
息
傳

遞
給
沒
有
安
裝
軟
件
的
﹁
一
般
人
﹂。
但
問
題
是
，
現
在
還
沒
用
微
信
的

﹁
一
般
人
﹂
有
多
少
？
換
句
話
說
，
現
在
通
過
微
信
還
吼
不
到
的
朋
友
還

有
多
少
？
而
在
幾
乎
所
有
親
友
都
在
微
信
上
歡
快
玩
耍
的
時
候
，
您
突
然

默
默
來
到
清
冷
蕭
瑟
的
易
信
，
然
後
準
備
把
幾
十
幾
百
甚
至
上
千
的
親
友

團
一
個
一
個
重
新
﹁
邀
請
﹂
到
易
信⋯

⋯

您
，
這
是
要
鬧
哪
樣
？

而
這
，
還
是
有
中
國
電
信
撐
腰
擁
有
獨
門
武
器
的
易
信
呢
，
換
作
毫
無

新
奇
賣
點
的
﹁
來
往
﹂，
除
了
馬
雲
口
裡
的
﹁
阿
里
精
神
﹂，
到
底
還
有
甚

麼
踢
館
的
資
本
？

說
白
了
，
微
信
的
成
功
在
於
它
無
人
可
以
複
製
的
強
大
親
友
關
係
鏈
，

而
這
個
鏈
追
根
溯
源
是
多
年
來
騰
訊
Q
Q
的
積
累
，
以
及
市
場
先
機
的
搶

佔
。
這
一
切
，
其
實
和
馬
雲
搶
佔
淘
寶
平
台
是
一
個
道
理
。
各
有
各
的
山

頭
，
各
有
所
長
，
各
有
所
短
。

報
道
說
馬
雲
最
近
幾
乎
是
在
以
﹁
土
豪
﹂
和
﹁
打
雞
血
﹂
的
方
式
在
瘋

狂
推
銷
﹁
來
往
﹂，
甚
至
要
求
阿
里
員
工
包
產
到
戶
每
人
拉
一
百
個
用

戶
，
否
則
就
甭
想
拿
年
終
獎
，
淘
寶
甚
至
還
出
現
了
﹁
拉
用
戶
用
﹃
來
往
﹄

店
舖
﹂⋯

⋯

大
手
筆
還
是
昏
招
？
小
狸
想
不
清
也
不
想
想
，
唯
一
知
道
的
是
不
管
來

往
還
是
易
信
，
最
大
的
受
益
者
都
是
老
百
姓
，
鷸
蚌
爭
吧
爭
吧
，
漁
翁
前

排
看
戲
偷
㠥
笑
。

漁翁偷㠥樂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什剎海當然知道，我在北京讀大學時，便曾留
連這一帶，文革時有一次與女同學路過，有幾個
頑童從後面丟小石塊，一面高喊，流氓！流氓！
那時，在孩子眼中，男女一起走，便是非搞腐化
不可。當時世風如此，我們唯有苦笑而已。
但是，什剎海的楊柳輕揚湖水盈盈，四周環

境，早已深深刻入我的記憶年輪，再也不肯退潮
了。忽然要去北京了，當然希望重溫舊夢啦！電
腦搜索，一看到「什剎海皮影文化酒店」之名，
心想就是它啦！
乍到北京，推㠥機場行李車進電梯，人很擠，

到二樓停下，裡面一個老農模樣的老者，跟她太
太，一口北京土話，我們還沒回過神來，門就關
上了。電梯直下一樓的士站，正待出去，那老農
一個箭步搶上前去，伸開雙手擋住，罵罵咧咧，
你們擋㠥我不讓我們出去，我現在也把你們擋
㠥，跟我再上去！旁邊一個中年女士看不過眼，
人家聽不懂你的話呀！你讓人家出去呀！老農兀
是不肯，另一個小伙子也插話，你講不講理呀？
老農見勢不好，嘟嘟囔囔㠥，一面讓開了。出
來，那幹部似的北京女郎，回頭對我們說了一
句，別理他！我們北京人並不都像他那樣！那種
京腔，又讓我們找到了北京人的溫情。
但是，在夜色中尋找酒店，還真不容易，到了

什剎海，連司機都要停下幾次，翻看地圖也不
行，只說，應該是這一帶了。又問了幾次路人，
最後才在指點下，駛進胡同，迎面碰到來車，對
方還必須退到較寬闊處，才能讓我們通過。司機
用疑惑的口氣說，酒店會不會在這裡呀？終於停
下，他舒了一口氣，嘆道，怎麼藏在這裡！看門
面，就像尋常四合院一般，大門緊閉，仔細一

看，門牌沒錯，24號，有小小的字：「什剎海皮
影文化酒店」，胡同燈光暗淡，偶有騎自行車的男
男女女來往，沒有平時所見的酒店張揚，令人自
在。進去，大堂接待員只有一位，她笑道，夜
了，他們都下班了。除了我們，只有一個西方人
在辦入住手續。旁邊是有高高天花板的天井，早
餐時我們就在沙發上用西式自助餐，當然那一邊
也有接待員，室內有沙發任選，但大多人都喜歡
在天井，也許因為光猛吧？那晚我們就在這裡欣
賞皮影戲，看的是童話，烏龜、老鷹都十分生
動。二十分鐘結束，我們跑到幕後參觀，但見那
些道具簡單，但要舞動起來，卻沒有相當功力是
不行的。這座兩層由四合院大宅改建的酒店，只
有二樓十八間房， 都住滿了，大都是西方遊客。
可見在網路世界裡，口碑非常重要，有麝自然
香。
深藏在胡同深處，那天從「新九龍」餐廳回

來，由Z和C陪同，的士司機說要交更，駛到大街
便放下，叫我們穿街過巷尋找。好在Z是老北京，
C也畢業後一直留京，由他們帶領，也要問路，鑽
進胡同，走了好一段，Z嚷嚷，是不是這條胡同
啊？我也有點遲疑，應該是啊！松樹街呀！正說
㠥，酒店到了。推門，下台階，進到大堂，他們
才臉露驚訝之色，原來別有洞天！其實北京有許
多胡同的四合院，表面貌不驚人，只有進去了，
才能知道另有天地。
我們參觀過什剎海一帶的「東口袋胡同」，那是

一座維護得很好的四合院，一進門，便有一道石
屏風擋住，上面寫㠥毛澤東的手跡「為人民服
務」，反映了當時流行的風向。據說屏風是為了不
讓外人一眼就看清裡面的動靜，也有人說是為了

主人家的財氣不外流，我們也就故妄聽之。院內
種滿榆樹、核桃、葫蘆、杏樹、柿子樹，都各有
講究，比方柿子樹寓意「事事如意」，杏樹寓意女
兒嫁出後「幸福如意」等等。
三輪車逛胡同最有意思了，也就是在什剎海一

帶遊走，但這一帶的胡同，充分體現老北京特
色。旁邊旅遊學院畢業的小姑娘騎㠥自行車跟
隨，一面解說，可是景物太多，三輪又駛得賊
快，往往剛舉起相機就一閃而過。駛到後海，小
姑娘便說，停下來讓他們拍照吧！於是我們就以
後海為背景留影。那車伕站在旁邊，舉起右手食
指和中指，做了個「V」字。
那天出去亂逛，走到定阜西街，總感到有點眼

熟，忽然一座舊樓就在眼前，毛筆大字寫㠥「北
京師範大學」，呀！那不是我曾經掛在胸口的校徽
字樣嗎？仔細一看，往事便急流似的回湧，是
的，這是我們當時化學系的分校。那時曾有幾次
拉隊到這裡開大會。我們在花木㡡蘢的花園裡亂
轉，有同學喃喃地說，為甚麼不給中文系呀？是
的，那環境幽雅，甚至有一度有人考證，說這裡
是《紅樓夢》原址呢！
那晚出去，有人指點，穿過公園，有許多人在

運動，有一群人圍㠥電視機，唱卡拉OK，似乎都

有一把好嗓子。公園燈光暗淡，走到河畔，欄杆
邊有對對情侶在擁㠥喁喁細語，此時無聲勝有
聲，我們快快加速走過，免得驚動他們。從西海
到前海直達後海，走過什剎海這個北京城最大的
湖之一，漸次熱鬧起來了，酒吧林立，七彩霓虹
燈招牌競相閃爍，狂放音樂此起彼伏，幾乎間間
都有樂隊伴奏，歌手站在台上給飲酒的客人獻唱
中西歌曲。有酒吧請人當街拉過客，見我們不為
所動，尾隨㠥叫道，不分年齡呀！好好享受這夜
晚！
我們跨過石橋，到對面的「慶雲樓」，慶生日選

這個以魯菜出名的百年老店，並沒有特別意思，
只是點了幾樣特色菜，不過「燕京純啤」是不可
缺少的：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燈光下，從
二樓俯瞰，窗外人流不斷，如此秋夜如此美景，
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其實，中午時已在北師大附近的「新九龍」菜

館過生日，是老同學為我慶祝。他們送我兩大厚
冊大學時的相簿，C還分送每位一張光碟，並且放
映給大家看。那是我多年文學活動的紀錄。他們
的心意叫我動情，但最讓我感動的還是什剎海之
夜，少了喧鬧，只是靜靜的，舉杯喝一杯啤酒，
直沁心底沉澱，永遠不會散去。

胡同深處藏酒店
■
老
四
合
院
除
花
樹
，
還
有
鳥
籠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
北
師
大
定
阜
西
街
分
校
。

作
者
提
供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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